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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上午，邮文化节江苏省快
递员节的序幕在歌舞声中拉开。赵厚麟
刚在前排座位坐下，我就走到他身旁，送他
我写的《杨柳依依》一书，还有1999年1月
2日、9日的《高邮日报》，上面有我撰写的
《赵厚麟从“老插”到国际电联高层官员》。他收下后，说：
“明天我们约几位朋友吃早茶，行吗？”我说：“可以。”

于是便有了再次见面晤谈的机会。在一家饭店，
赵厚麟约的朋友有倪文才、朱延庆、姜文定，还有他的
几位弟弟。吃早茶是既吃又谈。倪文才先生首先打
开手机屏幕，一帧合影照片呈现眼前。倪先生介绍，
日前万国邮联国际总局长比沙尔·侯赛因、国家邮政
总局局长马军胜等嘉宾参观盂城驿、中国集邮家博物
馆等处。比沙尔·侯赛因十分赞赏高邮的邮历史源远
流长，令人惊叹。

原先赵厚麟约请的还有肖维琪先生，那是因为赵先
生首先是从老肖的一篇文章中得知有关盂城驿信息，便
萌生了有关修复盂城驿的念想。后来，国家邮电部负责
人刘平源等人去日内瓦时，就有了赵先生与其的对接、

沟通。经过市委、市政府多年努力，加
之赵先生鼎力相助，才有了1997年10
月10日首届国际邮文化节在邮举行。

朱延庆君认识、结交赵厚麟先生
更早，那是1969年县里举行上山下乡

插队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前夕，朱延庆阅看赵厚麟的讲用
稿。2003年7月，在《人物》杂志上，朱先生发表了一篇
长文，题为《国际电联中国第一位高官赵厚麟》，引起了
较大的反响。那天吃早茶，朱先生特地将带夜写的一幅
书法赠送给赵先生，内容为“厚德麟趾”，既嵌了名，又赋
予深意。

我是从共同的老师金成梁处结识赵厚麟。他文理
兼优，遇到我写他的文章出错的时候，他立即通过邮箱
将意见发给他的内侄姜俊，然后转告于我，也就有了我
后来的“致歉信”。这次会面，他夸奖我的外孙女写他的
一篇报道很好，并说了一些鼓励的话。

吃早茶后，赵厚麟与我们分手时
说，在任期间，他还有机会回家乡，能
为家乡尽绵薄之力是个乐事。

又见赵厚麟
□ 陈其昌

一声召唤
你来了，我也来了
组合全新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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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巡察，我们的歌
□ 谢德宝

我 1977 年 7月高中毕业
后，符合留城不下放的政策，于
1978年1月分配到县电器仪表
厂工作。

电器仪表厂坐落在中山中
路西侧，是一个百把人的县属大集体企业，隶
属县工业局。带着县计委招工介绍信报到的
那一天，才知一起进厂的还有邮中6位同学和
红旗中学3位同届生。除2人分在中市口钟
表维修店外，我和其他7人被分到电容器车
间。

电容器车间是1977年下半年新上的项
目，还没有固定的厂房，是借的工艺厂厂房。从
通湖路一直往东至化肥厂两侧，集中了十几家
县属工厂，在路南晶体管厂西侧的就是工艺
厂。第一次走进厂区一看，东西各一排平房，前
面一片旷地，长满了杂草，与我想象中的工厂相
距甚远。

在西侧三大间平房的电容器车间里，我第
一次见识了铝电解电容器生产线，也见到了车
间吴向荣、王建平、蒋正林等14位师傅。我的
第一个工种是跟车间副主任王建平学制离子
水，这是为生产工艺提供的专用水。我每天的
制作过程是将阴阳离子分别用盐酸、烧碱处理
2小时以上，再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后，装入两
只自制的有机玻璃容器里，然后在封口端接上
自来水进行过滤去除各种杂质，水质标准用专
门电流表检测达到6兆即可。每天制作一次，
放满两大缸，用水量大时需制作两次。因有气
味，操作间是用芦席、圆毛毡搭的简易棚，还要
戴口罩、皮手套，穿套鞋，系皮围裙，以防灼伤。

可能是我在高邮中学担任第六团支书的
缘故，不久就经厂团支书曹德林师傅推荐接任
了厂团支书。

刚上班那会儿，我还不会骑车，全靠步
行，每天提前一小时从家里出发，生怕迟到。
半年后，才凭票在五金公司买了一辆凤凰牌自
行车。

1980年8月，电子工业公司成立。以电
容器车间为主，抽调电器仪表厂少数行管、销
售、维修人员，合并量具厂，成立了县无线电元
件六厂，连同电讯器材厂、电器厂、晶体管厂、

元件一厂、电器仪表厂等5厂，隶属
电子工业公司。工厂搬进量具厂厂
区，生产环境得以改善，产品产量也
逐步扩大。为完成不断增加的订单
合同，厂里加班加点干，因而增设了

小夜班。用水量随之增大，制水也分成两班轮
流倒。上班之余，我积极报名参加县职工学校
补习数学、化学、英语等。

1981年上半年，为完善充实厂行政股室，
经推荐调我到厂生产科做办事员。1982年3
月份，又经厂财务股长周治国推荐，参加省电
子工业厅在扬州地区电子干部培训学校举办
的全省电子系统会计培训班。4个月的培训，
学习了会计原理、工业会计、工业统计3门功
课，初步了解了会计基本知识。培训结束我回
厂财务股做成本会计，还下功夫练习了算盘。

转眼间到了1984年，这是我最难忘的一
年。3月份，经电子公司、县总工会推荐，我和
石机厂团总支书记闵宇出席了全省职工读书
活动经验交流会，被评为全省职工读书活动先
进个人；4月份，在邮参加了扬州职工大学高
邮中文班省统考，圆了上大学的梦。

我在少体校的教练、县体委曹主任专门
来到六厂，征求我意见是否愿意去体委工作；
因是电子公司团委委员，公司人秘科长、团委
书记柳亚南推荐我担任公司团委副书记，亦已
进入组织程序。在我拿不定主意之时，周治国
股长对我说："小王，去体委、去公司工作都很
好，但都解决不了你个人性质。你有没有看到
厂大门口张贴的县物价局招考国家干部的通
知？你符合报考条件，应该去试试。”在征求父
母和女朋友的意见后，我报名参加了招干考
试，结果如愿以偿。8月上旬，在收到招干录
取通知，即将去扬州广陵区委党校培训前，我
先后向曹主任和柳科长作了汇报，柳科长还赠
送了我一支钢笔以作留念。特别让我感动的
是，厂长张椿年还特地在他的办公室为我举行
了小型欢送会。

工厂七年是我走上社会后人生的重要历
练，使我看到了创业的艰辛，学到了守时、吃
苦、认真；一路走来，遇见了太多关心我的领导
和师傅，使我懂得了感恩。

工厂七年
□ 王鸿

这是一个叫“八百亩”的地方，
几乎一眼望不到边的田野上，零星
散落着一些竹林围着的土坯院宅，
一直不见规整的庄台，村民出行只
能沿着弯弯扭扭的羊肠小路。除了
稻麦两季，这儿的人们喜欢大片大片地种植油
菜，并非是老农们怀有赞美和欣赏金色田园的诗
心，实在是那个贫瘠的年代农民的主要收人来
源。我的三叔家就在这里。

尽管那年油菜长势不好，满眼的油菜花稀
疏纤弱，但对于三叔来说却是人生转折的一年，
他终于成家了。那年他已近四十岁。三叔并
不是本地人，准确地说，他是经建筑公司的同事
介绍“嫁”过来的，当地叫“倒插门”。其时，三婶
并不是初嫁，她的前夫早年病逝，丢下了一对十
来岁的儿女。三叔根本不在乎这些，他看重的
是漂泊半生的自己真真切切地拥有了一个家。

三叔原本的家也就是我的祖父家在距此
几十公里以外的一个集镇上，家里的房屋几进
几出横跨半条街，乡下有田，镇上开店，在当地
算是赫赫有名的地主。三叔却是生不逢时命
运多舛，还不到十一二岁，战火纷飞、父母双
亡、兄姐出走、祖产充公等天灾人祸接踵而至，
竟成了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孤儿，成了
流浪街头、无依无靠的乞丐。真不知道他是怎
么挨过那个漫长的没有丁点儿温暖的黑夜的。

可想而知，这个家对于三叔是多么地来之
不易而弥足珍贵啊！虽是一个破碎贫困的家，
却向他敞开了温暖的怀抱。自打进了这个家，
三叔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他愿把全部的心

血倾注在这片土地上，要让这个
缺少生机的旮旯变成美好的家
园。田间场上，三婶是把好手，耕
地撒肥栽秧播种挑箩把担都舍不
得三叔插手；家前屋后，三叔当仁

不让，拉藤育树养鸡放鸭取鱼摸虾根本无需三
婶操心。几年下来，推倒了原先没有院落且西
向的土砖矮屋，朝南砌起了三间一厢的大瓦
房，用花格砖宽阔地围了个水泥院子，两扇不
锈钢大门每天开心地敞着。大门外路南边开
了几块菜地，屋后的竹林旁边辟出一处果园，
一年四季瓜果蔬菜不断。三叔对两个伢子视
如己出，伢子也人前人后地称他“我家爷”。不
久儿女远走高飞成家立业了，他操办完他们的
婚事却更加惦念他们。他不辞劳苦大包小包
地往伢子家送田园丰收的果实，鸡鸭鹅，鱼虾
蛋，山芋芋头，茭白白果，大椒毛豆茄子黄瓜西
红柿，腌制的山芽菜，新榨的菜籽油，不怕路途
远，只恨背不动。一次，他踏着三轮车来到几
十里远的扬州，扛了一袋二百斤新轧大米气喘
吁吁地爬上六楼的儿子家，一看媳妇一人在
家，他放下大米旋即悄悄转身下楼走了。三婶
经常既心疼又好笑地嗔怪三叔，三叔像个乖顺
的小孩一样很受用三婶的唠叨，脸上荡漾着因
汗水和付出而满足的憨笑。

三叔心里越来越踏实了。先是拿到了早
先打工的建筑公司的退休金，后因为遇到了新
政，他又用微薄的劳保存款为三婶补办了医
保。现在每晚有菜没菜他都要喝一杯老酒，酒
喝得很慢、很慢，抽一会香烟，美滋滋的。

三叔的家
□ 孙平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普通高中曾遵循上级
指示，“开门办学”。学些“三机一泵（柴油机、手
扶拖拉机、电动机、水泵）的有用知识。我有机
会用上了1966年春在南京进修的机电专业知
识。学校还特地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我既感
新鲜又感责任，有空就练，很快考到了驾驶执
照。我正儿八经地教学生学开拖拉机，还忙里
偷闲为学校公益装运防震建材，到新华大队装
萝卜，远去泰县红旗农场买旧柴油机等。我心
系安全，仍多次遇险，回放如在眼前。

1975年5月，一天上午，操场教学驾驶。
1976届一男同学用摇把发动柴油机时，女生
丁蕾突然惊叫起来，她的手指卡进了三角皮
带。我赶紧喝停男生，帮丁蕾提皮带挪出手
指。手指已勒出蚕豆米大的凹槽。“不得了，你
怎么能摸皮带！要是压断了，就闯大祸了！”她
苦着脸，吓得不轻。学生初次接触机械，不知
深浅。

1975年9月，我一人开拖拉机去一沟窑
厂装砖头，用来砌校办厂。走完公路折向北
有一小段狭路，本应慢行，可我一咬牙想冲过
去，坏了！拖拉机头向左一歪，滑到坎下滩头
上，车厢尾巴搁在崖边。正是坦途顺手，春风
杨柳；掉进低谷，急得要哭。怎么上来呢，我左

顾右盼，焦急地等着过往行人帮忙。
南边来了几个收早工的社员，几个男
劳力二话没说，齐发力倒拖车斗，我开
倒档，众人一心，拖拉机竟被倒上了
岸。

1976年夏，我一人开拖拉机去新华大队
挖黄泥，用来搭防震棚。行至天桥南200米，
想左转弯回头，下坡，沿小路向南（刚才不应该
爬坡上公路）。我一个陡转弯，半个机头已伸
出路边。赶紧猛刹，才未冲下坡坎。因惯性，
扶手柄猛向前上方抬起，带着我顺势站了起
来。民房就在坎下小路紧东边，机头俯视屋
檐，下去了便是机毁人伤房损，好险！

1976年深秋时节，一天早上，我叫了学校
团委书记胡阿林及同行李老师，3人去一沟附
近挖黄泥。去时胡开，回头李驾。李老师六
档全速，行到泰山庙南左拐弯上桥前，我没要
他换档减速，他慌了手脚，没上桥就凭惯性冲
下右边下坎。说时迟那时快，副驾胡阿林飞
脚猛蹬刹车，李关了油门。车头铁杠已顶住
防震棚的后墙，几块砖都向里移动了。我们
赶紧进屋一看，一个小男孩头靠墙，仍睡着未
惊醒。我们扑通扑通的心才慢慢放了下来。
小孩子家长是个30出头的汉子，衣着简朴。
他察看孩子后，接过李老师买来的饼干，竟没
说一句不入耳的话。那时民风就是如此地纯
正，人们生活虽然清苦，但绝不敲竹杠讹人。

在教育的春天到来之际，我告别了心爱
的拖拉机，一头扎进了教学主阵地。

拖拉机驾驶历险记
□ 黄学根

我和妻子已经结婚四年，都说我们的相
遇、相识、相爱是上天注定的缘分。我们都是
残疾人，我比妻子大十二岁，她是高邮的，我是
河南的。我们网恋了六年，走进了婚姻的殿
堂，把一切别人认为的虚幻变成了现实。

结婚以后，我去过岳父母家很多次，岳父母
对我这个残疾女婿关怀备至。岳母知道我是北
方人，喜欢吃面食，所以每次去，都会提前给我买
好挂面。知道我喜欢吃饺子，岳母学会了包饺
子。这一切，让我十分感动。高邮是鱼米之乡，
这里的鱼新鲜美味，口感独特。我一直回味着一
道美食——鱼头汤，那是岳母给我炖的。

那是我和妻子结婚以后第一次来丈母娘

家，有一天早上，我起床来到厨房，一个碗里赫
然放着一个鱼头。我悄悄问妻子：“这是什么
鱼啊？怎么头这么大，足足有一个碗大！”妻子
笑嘻嘻地对我说：“怎么样，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鱼
头吧！这是你那偏心的岳母准备给你炖的。”我
摸了摸脑袋，迷茫地问妻子：“你还没有告诉我这
鱼的名字呢？”妻子不耐烦地瞪了我一眼说：“你
管它是什么鱼，就等着中午喝鱼头汤吧！”临近中
午，一道道美食摆上了桌，最后压轴的就是那道
鱼头汤。岳母给我舀了一勺这道汤，对我说：“林
华，尝尝这鱼头汤，你们那边估计很少吃到的。”
只见这汤奶白色，没有多余的油。我慢慢用勺子
舀起一勺汤送到嘴边，轻轻地喝了一口，一股鲜
美的鱼肉香味环绕着味蕾，久久在口腔里挥之不
去。我疑惑地问岳母：“妈，这是什么鱼啊？这汤
真好喝。”岳母笑着对我说：“这鱼叫花鲢。这汤
很香吧？”我连连点头。一道花鲢鱼头汤就这样
在我的记忆中久久难忘。

岳母做的鱼头汤
□ 林华

我们相聚的时候，在热情似火的
夏；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已到了落
叶缤纷的秋。时间流逝的速度比我们
想象的匆匆。是的，匆匆。匆匆的，是
今年的夏日；匆匆的，是我们相聚的时
光；匆匆的，是中间相隔的二十年的岁月；匆匆
的，更是我们如此迷惘又如此深情的青春。

我常常在想：青春，究竟是什么呢？青春，
是一场只愿沉醉不愿醒的梦。在梦里，你还是
那个戴着头盔的少年，我们坐着摩托一路飞
奔，在落日的余晖里，不会长大不会老。在梦
里，你依然会笑意盈盈地走向我，会摸着我蓬
乱的头发，说，“瞧你这一头猪鬃！”在梦里，你
还是那个毕业于名校胸怀天下却又总是略带
忧伤的青年教师，会在我上课走神的时候敲两
下桌子让我专心。在梦里，你仍然那么慢条斯
理博古通今，我们叫你老班，但其实你并没有
那么老。每次你教训我们的时候，我就想起了

小学语文书上的那句话：他的鞭子
高高地举起来，又轻轻地落下。在
梦里，我们可以唱歌，跳舞，打牌，
聊天，到天明。尽管我既不擅长唱
歌也不擅长跳舞，我享受的，只是

大家在一起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叫青春。
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会想，这些场景，是真

实地存在过的吗？还是，它们只存在于我的梦
境里？年岁渐长，许多的记忆都已慢慢模糊。
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里，青春，愈加像是一
个飘渺的不真实的梦。当我们再次相聚，从别
人的口中，听到那时候的种种，我才发现，青春
不是一座孤岛，它存在于我们共同的记忆里。
因为这份记忆，我们互诉衷肠，我们暗自神伤，
我们痛哭流涕，我们酒不醉人人自醉。

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我们一起
走过的青春岁月，就是那一杯又浓又醇的酒，
让我，一醉二十年。

梦青春
□ 韩道明


